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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版的《無極》，由身在澳洲的編舞
家團隊與香港演藝學院（APA）舞蹈學院
合作完成，是疫情之下難得的國際交流成
果。香港這邊，參與其中的排練總監李咏
靜、舞蹈學院四年級生唐海美與二年級生
朱仟青在說起這部作品時，不約而同提到
其澎湃的力量感。
「香港很少有類似的作品，有這麼多舞

者參與其中，出來的感覺很震撼。」李咏
靜說，「它的特色是：亂中有序，序中有
亂。」唐海美則覺得舞作強度大、節奏
強，對舞者身體要求很高。主修中國舞的
她形容自己在跳的過程中變得更加
open-minded，找到運用不同身體部分的更
多可能性。朱仟青則用「凌厲」來形容
《無極》的呈現，「編舞的風格很大膽，
但同時又很縝密，每一個部分都是環環相
扣。」
在李咏靜看來，雷克的作品常聚焦於人
類在世界存在的模式，她喜歡創作大型作
品，用壯觀的集體群舞來展現個人與群體
的關係，以及其中人性的拉扯。「人類、
社會、存在的模式」，李咏靜如此概括。
而參與其中的舞者，雖如同群體隊形中的
動態粒子，在繁複的隊形變化與激烈的動
作表達中沉浮，卻能深刻感受到作品呈現
出的意涵。「它很談及個體與群體之間的

拉扯，編排在動作和隊形上，對人的存在
的觀察很仔細，你看到時會很有共鳴。」
朱仟青說，「例如其中一段，先開始是一
群人互相友好地問候，之後慢慢分出你
我，氣氛突然轉變，變成某種敵意的狀
態。這種對比很容易讓你聯想到人與人之
間的關係。」

「天書」為本 遙距排練
整個排練用遙距連線的方式進行。李咏

靜介紹道，在排練開始前就收到澳洲團隊
寄來的「天書」，其中列明舞作所有的細
節、每一段所要求的質感，並附上指導的
影片……所有材料都齊備，澳洲團隊亦安
排了三位排練指導在Zoom那頭指導學
生，整個過程非常專業高效。「我們很快
和團隊變得很親近。」李咏靜說，
「Stephanie 非常 nice，我們的溝通很開
心。」
舞作的排練，在整個框架上要跟足原

作，但亦有即興的片段可供發揮，不同版
本的舞者都有空間呈現自己的特色。
「（編舞）會比較注重動作的質感，比如
要瘋狂地shake，要抓住這種質感，至於如
何去表達，則有自己的空間。」
香港版本有42位舞者參與其中，來自演
藝學院舞蹈學院的不同科系。「很好看！

可能我是他們的老師，有點點偏心。」李
咏靜笑道，「他們後生啊，年輕人有他們
特有的能量，我們老人家跳則可能是不同
質感，他們的活力在那裏。」加上這次是
難得的跨系合作，主修芭蕾舞、中國舞、
現代舞的同學仔們在一起，有令人驚訝的
化學反應。「出來很多有趣的材料和質
感。加上我們的學生來自不同地方，菲律
賓啊，台灣啊，香港啊，內地啊……這個
版本可能比起其他版本，會呈現出不同的
火花。」
因為是遙距排練，編舞不能親身來港面

對面指導，排練總監的作用則顯得尤為重
要。從排練的具體組織與推進，到舞台的
現場燈光與設置，排練總監如同充當編舞
的眼睛，幫她把控所有作品的細節。
「Zoom做不到的就是靠我了，」李咏靜笑
着說，「我盡量去將作品原始、重要的靈
魂呈現。編舞透過屏幕，看的也是2D，我
則擔當橋樑，去告訴她，燈是這樣的，現
場是這樣的……我們的交流要很細緻很
close。」

面對挑戰 突破限制
其中的挑戰是什麼？
李咏靜說，要同時處理這麼多的舞者就

很難！同學仔們七嘴八舌發表意見，時常

吵到她腦子快爆炸。「加上作品中有些
很碎的段落，分組很碎，動作很碎，人
又很多，要同時處理很多東西。」她回
憶，其中有一段叫「Big Dance」，大概有
8分鐘，拍子很快，不斷有不同的組進進出
出。最初她和編舞商量，覺得可能需要10
天才能排完，沒想到最後用一次的排練時
間就完成了。回想那天，迅速地排列組
合，如同陣前布兵，「我自己都覺得
amazing，估不到我做到了。」她大笑。
對於參與的舞者來說，挑戰則還在其他

方面。唐海美認為最難是通過屏幕和編舞
溝通。「網絡的延遲，器材上面的問
題……有時要問問題，面對面的話，舉手
很快就問到。但是現在要跑到電腦面前
問，然後再跑回後面和大家解釋。」朱仟
青則覺得難度是「時間」，高強度的密集
排練，需要極度的專注與高效才能完成。
「動作、拍子、走位、隊形……當你吸收
了這些資訊，才能明白編舞需要什麼質
感，然後你參與的部分在整個作品中擔當
什麼角色，你自己需要什麼狀態。我覺得
平時在學校排舞時已經是十級專注了，在
這裏原來還可以挑戰更加專注！」她笑。

對Zoom又愛又恨
《無極》的排練經歷了第五波疫情的阻

撓，其間曾被中斷擱置，幸而現在又再重
啟。透過網絡遙距排練，是無奈的選擇，
卻又提供了新的可能。
李咏靜坦言自己對Zoom是「又愛又

恨」，「Zoom是2D，而跳舞，是要觸碰
到大家才行，是要真的見到對方、交流，
才能學到東西。但是有了Zoom，起碼幫我
們可以繼續排練和演出，可以繼續做國際
交流。」而在幾波疫情的錘煉下，她發現
學生們適應力明顯更強，對各種情況都能
反應迅速。
朱仟青則因疫情下的種種嘗試而加深了

對舞蹈的思考。早前疫情最嚴重時必須在
家中上課，當舞蹈的空間只有一個yoga
mat的大小，該如何繼續呢？「一些師兄
姐也說，遇到困難，是危也是機。這個時
候其實是push自己去想，舞蹈除了在舞台
上很華麗地呈現外，是否還有不同的形
式、渠道、不同的側重點去表達？另外更
加個人的感受是，反而是因為疫情，和老
師同學們的溝通更加緊密了。當我自己去
想舞蹈這回事，會更加相信跳舞，或者表
演藝術，是很有效地聯結人的工具。」

◆文：尉瑋

《無極》2018年於墨爾本藝
穗節首次亮相即獲

得五星好評。50位舞者充滿整個舞
台，圍成一個大圓，在呼吸間連為一
體，舞蹈順應而生。每個舞者如同水
滴匯入汪洋，時而濺出水面搏擊天
空，時而匯入大流成就磅礡力量。衝
撞、背離、匯聚、建構……史蒂芬妮
．雷克藉由身體勃發的力量與聚散有
時的變幻隊形，傳遞出對於人類與社
會、個人與群體關係的想像，而其中
細碎的表達又隱隱訴說人性拉扯，整
個作品令人目眩神迷。
《無極》首演後，衍化出與不同城

市舞者合作的版本，去年6月曾於巴黎
夏樂宮國家劇院上演，今年4月又造訪
台灣國際藝術節，現在幾經波折下，
香港版終於即將亮相舞台。
招募本地舞者，用遙距排練的方式
製作，在疫情反覆衝擊下，這似乎為
舞作提供了可能的便利巡演方式。但
其實，這並非雷克創作時的有意鋪
排。

為舞作創作「食譜」
「最開始的時候，我完全沒想過這

個作品會巡演！」雷克笑道，「因為
它有50個舞者，我當時覺得就是在墨
爾本，做完演出就結束了。」後來演
出獲得好評，片段在網上傳播，不僅
有了重演的機會，亦有來自四方的國
際邀約。「後來還是別人建議我們，
可以用本地的舞者來演出。噢！好主
意！於是才有了之後一系列的巡
演。」
雷克說，這種合作方式不是普通的
巡演，「以往總是到了一個地方，一
周後演出完，離開。現在我們則是深
深地和本地的人們去建立聯結。我們
一起工作，了解對方，這種交流的方

式我很喜歡。」
疫情開始後，更大的困難來了。藝

術家難以飛到當地指導排練，透過網
絡的遙距排練成為了無奈的plan B。雷
克回憶第一次用遙距方式製作演出，
是在巴黎，因為疫情的爆發，現場演
出被取消。「坦白說，剛開始時我很
抗拒，不覺得我們能做到。」她說，
「因為演出很大型，要在studio中去教
會舞者已經是一項大工程，更別說是
遙距了。但面對當下的情形，我和自
己說，我需要改變思維，更加
open-minded。」
雷克開始為自己的舞作製作「食

譜」，她和團隊做了一系列準備，在
墨爾本拍攝了系列影片，將舞作分解
為小段，將節奏放慢來解析、示範。
亦做了很多記錄的工作，將所有的細
節指示都列出來，成為一份細緻的，
可供操作的「食譜」。然後藉由與當
地經驗豐富的排練總監的緊密合作，
將作品的意念去傳遞、實施。
巴黎的演出獲得了巨大成功，也為

之後的遙距工作提供了經驗。稍後的
台灣版與香港版進行得更加順暢。雷
克說，透過網絡來排練是奇妙體驗，
雖然比不上面對面的交流，但是創作
者們在網上聯結的那一刻，如同是一
個「奇跡」。遠距千里的人們仍能碰
撞思想，並將作品傳達，在疫情強烈
衝擊國際交流的當下，這種聯結與合
作令人觸動。

大編制大能量
雷克將《無極》稱為自己的

「passion project」，作品的種子很
早就埋在心中。「我非常喜歡用大編
制來進行創作，例如二三十個舞者。
在此之前，我已經做了一些作品是關
於相似的主題。《無極》的創作過程
是非常快的，我們之前分小組工作，
然後當大家合在一起的時候，只用了
10次排練，舞作就成形了。」
雷克分享，在自己創作的更早期，

獲得的資助只能支撐與較少舞者合
作，「但我真的很想做大型的大膽作
品，於是當時的想法是和學生合作，
他們從城市中的不同機構來到這裏，
聚在一起，在這期間，各種跨界碰撞
會發生，這給了我很多靈感。我覺
得，將大量的舞者放在台上，可以訴
說很多關於社會、人與人的關係、群
體中的動態的東西。而且當和大數量
的舞者去合作，將有很大的編舞潛
力，能呈現更大的力量。」
至於其中的挑戰？「這一大群年輕

舞者，帶來超級多的能量，但同時也
非常吵鬧和混亂。」雷克笑道，「他
們仍在嘗試摸索自己是誰，這個過程
非常有趣。」

不同舞者 不同色彩
舞作擁有不同的版本，來自不同文

化背景、訓練體系的舞者們為作品帶
來不同色彩。雷克說，她在香港舞者

身上同時看到美妙

的流動感
與尖銳的進擊力；而在巴
黎，舞者身上有更多的瘋狂，「好多
不同的個性，非常多元」。「看到作
品有變化，非常有趣。」她說，「我
不想舞者是機器，去複製原初的舞
者，我非常鼓勵他們找到自己的方
式。」
她也觀察到東方舞者與西方舞者之

間的不同。東方舞者對於「群體性」
有着敏銳感知，他們嘗試尋找各自之
間的聯結，將其內化至自己的自我
中，並能和他人融為一體。「在這個
作品的某些段落，這種感知非常重
要，而這種狀態在其他地方，不是那
麼容易達到。」她說，東方舞者的肢
體與動作有水一般的流動質感，西方
舞者則更偏向混亂的爆發，與個性風
格的張揚。
所以對她而言，這個作品的另一挑戰，

是在不同的版本中解決不同的問題。有
些地方的舞者需要尋找如何達到共振與
融合；有些地方的舞者，則要去尋找個
體的色彩，發掘自己內在的瘋狂。
「但最美的是，雖然舞者有那麼多

不同，我們仍然發現有那麼多共同的
東西可以分享。舞蹈真的是『通用語

言』，我們藉此了解對方。」

演藝師生：激發創意 有危有機
澳洲X香港 疫下協作

《無極》
日期：8月25日、26日、27日 晚上8時

8月27日 下午3時
地點：香港演藝學院香港賽馬會演藝劇院

《無極》常被形容為力量澎湃、情感
激烈。但雷克說，她並不想去明確所謂情
感的動機，對她來說，情緒應藉由身體和
編舞來創造、傳達，而非一種扮演。「所
以我從來不說：這是個悲傷的雙人舞，你
要讓觀眾感到悲傷。而它是由動作生發出來
的。如果你有50個舞者，全都用盡全力去
吼叫，那你不需要告訴大家那是什麼，它本
身已經具有某種情感的衝擊，不用細說。我
的哲學是，透過編舞來創造情感。我不希望
舞者在『表演』，或是裝扮上某些情感的表
面，這不是從最本真的地方而來。我們在作
品中創建情境，然後希望藉由動作來引領大
家到那裏，用最本真的方式去感受。」
她也不喜歡將故事線放入作品中。「我
還蠻『反敘事』的。」她說，「我把這留
給劇場導演，他們會做得非常出色的。我
覺得舞蹈的長處，是訴說神秘，訴說曖昧
不清。」雷克說，舞蹈讓我們感受理智思
考無法明白的東西，充滿力量的舞蹈可
以將人引入一處，在那裏，畫面、動
作、身體的力量已經足夠為你勾勒「故
事」。「我真的喜歡觀眾帶着他們自
己的理解而來。」

舞作舞作《《無極無極》》
聚散有時聚散有時 澎湃能量撼動舞台澎湃能量撼動舞台

專訪史蒂芬妮．雷克

澳洲炙手可熱編舞家史蒂芬妮．雷克（Stephanie Lake）在作品《無極》

（Colossus）中透過數十位舞者的舞動傳遞驚人能量，展現人類社會與自然宇

宙中的動態聚合。舞作本計劃於年初香港藝術節上演出，疫情衝擊下排練一度中斷，

現在終於重啟。身在澳洲的編舞家團隊與香港演藝學院舞蹈學院學生舞者們以遙距排

練的方式完成舞作，是艱難環境下一次極具意義的國際交流。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尉瑋 圖：香港藝術節提供

把敘事交給戲劇
把曖昧留給舞蹈

◆◆APAAPA舞蹈學院學生舞蹈學院學生
朱仟青朱仟青 APAAPA供圖供圖

◆◆《《無極無極》》在香港展開排練在香港展開排練。。
攝影攝影：：HangHang

◆◆《《無極無極》》以遙距交流以遙距交流
方式展開香港版的排方式展開香港版的排
練練。。 攝影攝影：：HangHang

◆◆《《無極無極》》能量巨大能量巨大，，對舞對舞
者的體能與表現力皆帶來挑者的體能與表現力皆帶來挑
戰戰。。 攝影攝影：：Mark GambinoMark Gambino

◆◆《《無極無極》》用紛繁變化的隊形與結用紛繁變化的隊形與結
構展現人類社會與自然界中的聚合構展現人類社會與自然界中的聚合
關係關係。。 攝影攝影：：Bryony JacksonBryony Jackson

◆APA舞蹈學院學生
唐海美 APA供圖

◆排練總
監李咏靜
APA供圖

◆◆史蒂芬妮史蒂芬妮．．雷克雷克（（Stephanie LakeStephanie Lake））
攝影攝影：：Justin RidlerJustin Ridler


